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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家養了一條名叫
索爾（Thor）的狗。他
們一家出門旅行去時，把
狗送到我這兒，由我照顧
牠一周半月的。這條狗比
我的艾維要大，是個 「混
血兒」，頭部、四肢為淡

褐色，背部為黑色，五官端正，有陽剛之氣，
卻又溫和安靜。

我沒有問兒子為何取這個名，有一次查詞
典偶然發現，原來 「索爾」（一譯 「托爾」）
是北歐神話裡的雷神。既然是雷神，那就意味
着他能呼風喚雨，打雷閃電，使整個世界受其
威懾，使兇惡敵人喪魂落魄。可頗有諷味的是
，兒子的這個 「雷神」竟是一條膽小狗，尤其
害怕電閃雷鳴。每次窗外一有閃電，牠就趕緊
躲在我身旁，渾身瑟瑟發抖。我坐在書桌前時
，它硬要鑽到桌子底下，似乎這樣才最安全。
而一聽見雷聲，牠的口水就流個不停，地板上
頓時出現一灘水。有天晚上，我們回家較晚，
到家一看，索爾正趴在小床上，床單濕了一大
片，倒不是牠尿床，而是傍晚的雷雨把牠嚇得
跳到牆角床上躲起來，口水綿綿而流。

後來我問兒子，這麼怕雷的狗，你為什麼
偏給牠起名 「雷神」？兒子笑而不答。我想，
他給牠起名時或許還不知道牠膽小如鼠。

數月前，我在公交車站看到一幅電影海報
，一個留長髮和絡腮鬍子、高鼻子的英武男子
瞇着眼睛瞅你，臉上和胸部疊印着片名：《雷
神索爾》。

兒子又送狗來時，我告訴他說： 「索爾上
電影啦！」見我臉上的驚喜神情，他笑了起來，說道： 「爸，我
小時候就讀過索爾的連環漫畫，玩過索爾的電子遊戲。」啊哈，
原來他是把連環漫畫和電子遊戲裡的名字搬到了狗的頭上，這倒
體現了他對雷神這種叱咤風雲英雄的崇拜，儘管他錯誤地把這名
字給了一條怕雷的狗。

我似乎也頓時感到我與兒子之間的 「代溝」，我與他在文化
上的隔閡。他從小接受美國教育，連環漫畫是美國孩子、也是我
這個華裔兒子最喜歡的課外讀物。E.L.多克托羅在他的半自傳長
篇小說《世界博覽會》中就寫到他小時候如何愛看連環漫畫，如
何熱衷於跟同學們議論由連環漫畫改編拍攝的電影成敗好壞。

而我這個 「華僑」來美國這麼多年，卻從未看過一本連環漫
畫或一部根據連環漫畫拍攝的電影，所以就不知道索爾早就出現
在連環漫畫上，成了美國家喻戶曉的超級英雄。我也從不玩電子
遊戲，當兒子在玩 「索爾」和其他遊戲時，也從不去看看他玩的
是什麼，而只顧埋頭於自己的業餘愛好。

兒子後來很快就去看了電影《雷神索爾》，可我並無興趣去
看，儘管為了這條名為索爾的寵犬也該去看一看。不過，為了彌
補自己知識上的缺陷，我還是檢索了有關索爾的資料，以增進對
這個雷神的了解。

雷神最早出現於歐洲古代斯堪的納維亞、尤其是冰島的民間
故事中，是日耳曼民族有記載歷史中提到最多的神，英語中的星
期四（Thursday）源自他的名字（Thor's day）。

他是主神奧丁的兒子，金髮女神希弗的丈夫，紅髮紅鬚，眼
光兇險。他司雷、光和風暴，保護人類。他戴鐵手套，揮舞開山
劈嶺的錘子，與許多巨型怪物英勇搏鬥，召喚雷電交加的暴風雨
來制伏敵人。一九六二年他出現在美國連環漫畫上，電子時代一
來就出現在電子遊戲屏幕上，二○一一年好萊塢電影《雷神索爾
》問世，影片之後又有新版電子遊戲接踵而來。

寫此文時，索爾又趴在我腳跟前。天上有雲，但無雷電，索
爾因此安靜無虞。其實，牠真不該叫 「索爾」，此刻我有個念頭
，想建議兒子給牠改名為 「虞雷兒」。

七月下旬某日凌晨，一直在關注溫州
動車事故最新消息的我，無意之中在網頁
上看到一段與動車事故毫無關係的文字，
那是非常散淡的文字。但就是這段文字，
讓我反反覆覆讀了好幾遍。

「媽媽到杭州來了，她是南昌鐵路局
的，因為單位裡組織旅遊，才到杭州來的

。她說，第一次看到西湖是杭州解放不久，部隊經過杭州住
在塘棲。那時正是枇杷上市，老鄉養蠶的季節。第二次到西
湖，是她轉業到地方工作前，和我父親一起來杭州。我當時
還不會走路，騎在父親肩上。媽媽說，兩個軍人，窮得不行
。什麼也買不起。就這麼在平湖秋月轉了一圈，我趴在父親
頭上睡着了。」 媽媽說，那時，要帶一個小孩很難，但他們
覺得好幸福。

這段文字為什麼打動我？就是那段 「我趴在父親的頭上
睡着了」 。這是多麼的美好的事情，一個孩子，把一切交給
了你，她那麼信任的，就在你的身上睡着了，想想是都要笑
出聲來的美好，全身心想去呵護的責任啊。

我像 「強迫症」一樣在關注溫州動車追尾事故，那個被
埋了二十多個小時後得救的小女孩伊伊讓人牽腸掛肚，她的
父親和母親已經遇難。我看了伊伊爸爸事故前發在微博上的
照片，伊伊坐在動車裡吃着東西，還有一張照片好像坐在媽
媽腿上在玩耍……這本來是多麼幸福的事，但事故把這一切
全毀了。當伊伊從醫院裡醒來，把抱她的護士當成了媽媽，
她說： 「媽媽，我以為你們不要我了！」

很多人在看這條新聞時都落了淚。
人間大愛，皆在點滴之間，一個依靠，就是一份責任。

我一直堅持認為，人是為責任活着的，一個人如果有了 「責
任」感，那是幸運的，如此才會有無私的付出，無償的奉獻
，無窮的快樂。

你看到過生我育我的父母說過苦嗎，他們說得最多的是
你成長過程中給他們帶來的快樂；你看到過一個慈善者說過
心疼自己散盡千金嗎，他們說得最多的是自己的能力有限，
只能幫助這麼少的人……

我也有個兒子了，我時時體驗着兒子趴睡在身上的感覺
，他胖胖的，又汗涔涔的，小腦袋聳拉在我的頭上，熱熱的
，睡得極其甜美，有時候還會流口水，從頭髮邊一直滑到脖
子上，我不敢動，就讓他睡着。對於我來說，那是極其辛苦
的事，但又是感覺特好，可以慢慢享受的事。在兒子睡在我
身上的那段時間，我沒有奢求，什麼名和利，什麼錢和財，
什麼煩惱和憂愁，都不會再去多想。

因為他是那麼的弱小堪憐，他又是那麼地信任我，此時
此刻，我是他的天，我是他的地，我是他的一切。

微博上許多網友，因為那個名叫 「伊伊」的小女孩蘇醒
時的那句 「媽媽，我以為你們不要我了」而淚奔，許多人想
收養她，許多人想捐款給她，她是那麼無助，但她卻得到了
那麼多的同情和呵護。

我們都是 「伊伊」的親人。
因為我們都很善良，這個社會是那麼的浮躁，甚至還有

那麼多的陰暗，什麼 「中華脊樑獎」也可以用錢評出來，即
便如此，但仍然沒有奪走我們的善良。這有多好啊，因為善
良在，真正的 「中華脊樑」便在。

托馬斯卡斯卡特（Thomas
Cathcart） 和 丹 尼 爾 克 萊 恩
（Daniel Klein）是美國有名的
政治諷刺和幽默作家，常用他們
年輕時在哈佛大學讀的哲學專業
的訓練揭露政治家兩面三刀、誤

導大眾的伎倆。兩人自稱 「牛糞學家」，因為美國
人把欺世之談叫做 「牛糞」（bullshit）。在新作
《亞里士多德和一隻南非食蟻獸一起去華盛頓》
（Aristotle and an Aardvark Go to Washington）一
書中，他們再展雄風，引用一系列大人物的言辭，
為讀者解析政客的欺騙言論。

書名中提到亞里士多德，因為作者聲稱運用千
年前古希臘哲學家的教誨就足以暴露政壇言論中形
形色色的邏輯謬誤。至於南非食蟻獸一詞，則彰現
了作者文風的另一個特色：寓教於樂，亦莊亦諧，
把哲學和笑話、漫畫融為一體。南非食蟻獸小名
「土豬」，據說晝伏夜出，擅長在土中掘洞覓食。

書名用它，既比喻兩位作者追根究底、打破沙鍋的

風格，又增添了喜劇色彩。
書中引用的除了美國總統、議員、政府高官，

還有成吉思汗、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希特勒，無論
左中右派，不管權勢如何滔天，作者尖刻犀利的筆
觸都決不放過。他們總結出的 「欺騙語言的藝術」
包括以下幾大類：用模稜兩可的言辭（doublespeak）
誤導；用人身攻擊誤導；用循環論證等想當然的
錯誤邏輯誤導；通過重複自己的觀點、引用所謂
「常識」和 「權威見解」等無中生有，加以誤導；

答非所問、轉移話題式誤導等。兩位作者將每個大
類又分成不少小類，各用不同的知名案例加以說
明。

例如，克林頓當初被審問：他和白宮前實習生
萊溫斯基是否有染，他的回答是 「這要看你怎麼定
義 『是』這個詞。」因為在英文中 「是」（is）可
以表達一種常規習慣，也可以只描述目前的狀況。
用語法術語來說，就是它可以是一般現在時，也可
以是現在進行時，所以克林頓辯解：當他否認他和
萊溫斯基有曖昧關係時，用的是後者，他 「在審問

那個瞬間」的確沒有和萊溫斯基發生關係。這就是
一個典型的言辭含混的誤導式回答。

美國遭受恐怖襲擊的 「九一一事件」以後，小
布 什 總 統 的 國 防 部 長 拉 姆 斯 菲 爾 德 （Donald
Rumsfeld）竟然在開會時說對基地組織的報復應該
是攻擊伊拉克， 「因為對阿富汗進行空襲太困難，
伊拉克提供了更好的目標。」這是轉換話題、牛頭
不對馬嘴式的邏輯錯誤。

美國政治家利用發明新詞彙來粉飾令人不快現
實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監控竊聽可以叫做 「電
子攔截」，鑽探石油被稱為 「探索能源」，減稅另
有個名號叫 「稅務救援」，而酷刑逼供就是 「強化
審訊。」就說最近的經濟蕭條時期吧，美國聯邦儲
備通過大印美鈔購買政府的資產來飲鴆止渴，也有
個名目叫「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

其實，古往今來，政客們的嘴上功夫都十分了
得。我輩平頭百姓，正需要這樣一本書來振聾發聵
，指點迷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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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
打
字
的
講
義
發
給
大
家
。
北
京
大
學
經
濟

系
有
重
視
經
濟
史
的
傳
統
，
當
時
雖
然
課
時
不
多
，
熊
正

文
還
是
非
常
認
真
地
備
課
和
講
授
，
並
且
到
我
們
的
宿
舍

樓
進
行
輔
導
，
解
答
同
學
們
的
疑
問
。
當
時
北
大
閱
覽
室

座
位
不
夠
，
很
多
同
學
是
在
宿
舍
自
習
的
，
經
濟
系
的
其

他
老
師
，
包
括
著
名
教
授
陳
岱
孫
和
樊
弘
等
，
都
到
我
們

宿
舍
來
輔
導
過
。
回
校
後
熊
正
文
的
穿
着
還
是
和
在
工
廠

勞
動
時
差
不
多
，
只
是
褲
子
不
再
有
補
丁
。

﹁文
革
﹂
結
束
以
後
，
特
別
是
九
十
年
代
我
受
聘
為

北
大
教
授
和
博
士
生
導
師
以
來
，
因
為
作
報
告
、
講
課
、

學
生
論
文
答
辯
和
參
加
各
類
紀
念
慶
祝
活
動
，
常
到
北
大

去
，
有
機
會
和
熊
老
師
見
面
寒
暄
敘
舊
。
他
總
是
那
樣
親

切
謙
和
，
仍
然
像
過
去
那
樣
穿
着
灰
色
或
蘭
色
的
中
山
裝

。
一
九
九
五
年
十
月
二
十
一
日
，
我
到
北
大
參
加
陳
岱
孫

教
授
九
五
華
誕
慶
祝
會
，
在
休
息
室
和
熊
正
文
教
授
單
獨

交
談
片
刻
，
在
場
的
張
友
仁
教
授
抓
拍
了
一
張
照
片
，
把

熊
老
師
親
切
謙
和
、
諄
諄
教
誨
的
師
長
形
象
表
現
得
非
常

傳
神
。
其
後
不
久
，
我
到
北
大
西
校
門
外
蔚
秀
園
他
的
住

宅
拜
訪
，
見
家
裡
陳
設
簡
單
，
甚
至
可
以
說
是
簡
陋
，
連

一
張
沙
發
也
沒
有
，
破
舊
的
木
椅
鬆
動
而
不
穩
，
北
京
普

通
市
民
家
庭
中
的
陳
設
也
不
至
如
此
，
而
他
卻
怡
然
自
樂

。
聽
說
﹁文
革
﹂
中
紅
衛
兵
抄
家
，
從
他
家
裡
抄
出
過
一

些
寶
貴
的
字
畫
和
服
飾
，
可
見
並
不
是
因
為
經
濟
困
難
，

而
是
簡
樸
已
經
成
為
他
的
習
慣
。
那
天
從
他
家
出
來
，
不

由
想
起
孔
夫
子
的
話
，
﹁人
不
堪
其
憂
，
回
也
不
改
其
樂

﹂
。
北
大
藏
龍
臥
虎
，
是
個
很
包
容
的
地
方
，
有
各
種
學

派
和
學
問
的
人
，
生
活
作
派
也
五
花
八
門
。
經
濟
系
教
授

中
既
有
陳
岱
孫
那
樣
終
生
衣
冠
楚
楚
者
，
有
趙
迺
摶
那
樣

終
生
喜
歡
穿
長
袍
、
美
髯
鬚
飄
灑
的
人
，
也
有
熊
正
文
那

樣
穿
着
簡
樸
的
人
，
人
們
都
不
以
為
怪
。

一
九
九
六
年
元
旦
過
後
，
我
收
到
熊
正
文
教
授
一
首

贈
詩
，
用
他
擅
長
的
篆
書
寫
在
兩
尺
見
方
的
大
幅
宣
紙

上
：

履
端
歡
慶
歲
時
同
，
而
況
中
流
砥
柱
東
。

盛
服
登
庸
科
教
舉
，
相
經
有
術
馬
群
空
。

熒
光
屏
上
尋
常
見
，
政
事
堂
深
讚
化
工
。

十
億
舜
堯
心
託
重
，
甘
霖
渴
望
雨
田
公
。

上
款
：
九
六
年
元
旦
篆
書
賀
詩
似

夢
奎
學
弟
兩
正

；
落
款
：
熊
正
文
作
於
北
大

時
年
八
十
六
歲
。
鈐
朱
文

篆
書
﹁熊
正
文
﹂
方
印
。

他
的
關
懷
和
期
望
使
我
感
動
。
沒
有
想
到
的
是
，
從

不
顯
山
露
水
甚
至
謹
小
慎
微
的
他
，
耄
耋
之
年
仍
有
如
此

高
昂
的
政
治
熱
情
，
如
此
關
注
國
家
發
展
，
心
繫
天
下
蒼

生
。
我
拿
到
榮
寶
齋
裱
好
，
多
年
來
一
直
懸
掛
在
案
頭
。

﹁十
億
舜
堯
心
託
重
，
甘
霖
渴
望
雨
田
公
﹂
，
經
常
在
鞭

策
和
提
醒
着
我
。
我
想
，
這
也
是
人
們
對
所
有
處
於
領
導

崗
位
的
人
的
期
望
。
本
想
步
原
韻
和
詩
一
首
，
後
來
終
於

沒
有
作
，
只
是
把
參
加
香
港
回
歸
慶
典
所
賦
七
律
三
首
錄

呈
求
教
，
也
算
是
一
次
詩
交
吧
。

熊
正
文
擅
長
舊
體
詩
詞
，
所
作
甚
多
而
少
為
人
知
。

作
詩
完
全
是
個
人
愛
好
，
並
非
為
了
拿
去
發
表
或
者
藏
之

名
山
。
一
九
九
二
年
五
月
，
解
放
前
曾
在
北
京
大
學
經
濟

系
任
教
的
台
灣
著
名
經
濟
學
家
蔣
碩
傑
教
授
回
北
大
講
學

。
熊
正
文
與
蔣
私
交
甚
篤
，
在
經
濟
學
院
舉
行
的
歡
迎
會

上
，
親
自
朗
誦
手
書
贈
蔣
詩
兩
首
。
一
首
是
：
﹁校
慶
年

年
過
，
今
年
興
益
濃
。
彩
虹
連
兩
岸
，
老
友
喜
相
逢
。
著

作
傳
寰
宇
，
師
模
頌
辟
雍
。
何
當
開
講
座
，
花
雨
竟
飛
穠

。
﹂
另
一
首
是
：
﹁卅
年
久
別
海
田
更
，
白
髮
重
逢
無
限

情
。
往
日
江
山
燃
戰
火
，
今
朝
四
海
慶
昇
平
。
明
時
不
滿

徵
新
論
，
經
世
良
方
顧
老
成
。
可
惜
盤
桓
才
幾
日
，
留
君

不
住
送
君
行
。
﹂
清
新
雅
致
，
情
感
真
摯
，
毫
無
衰
邁
之

氣
。
蔣
碩
傑
是
台
灣
經
濟
起
飛
的
主
要
設
計
者
之
一
，
也

是
台
灣
中
華
經
濟
研
究
院
的
創
立
者
和
首
任
院
長
。
我
參

加
了
五
月
九
日
北
京
大
學
為
蔣
的
來
訪
而
舉
行
的
座
談
會

，
時
蔣
已
扶
杖
而
行
，
看
來
身
體
比
較
虛
弱
。
蔣
次
年
於

美
國
去
世
，
終
年
七
十
五
歲
，
據
說
是
因
為
手
術
麻
醉
劑

過
量
，
是
按
美
國
人
的
標
準
施
用
的
，
他
體
質
經
受
不
了

，
以
致
死
亡
。

熊
正
文
一
九
一
○
年
生
，
山
東
濟
寧
人
。
一
九
二
八

至
一
九
三
七
年
先
後
畢
業
於
北
平
中
國
學
院
經
濟
系
本
科

、
燕
京
大
學
研
究
院
經
濟
系
和
北
京
大
學
研
究
院
文
史
部

，
知
識
廣
博
，
精
通
古
漢
語
、
英
文
和
日
文
。
學
業
完
成

後
，
在
天
津
作
過
多
年
商
行
經
理
，
他
給
我
講
過
日
本
侵

華
時
期
被
憲
兵
隊
抓
去
拷
打
的
痛
苦
經
歷
。
從
他
幾
十
年

來
的
一
貫
作
派
看
，
完
全
不
像
是
曾
經
長
期
經
商
的
人
。

一
九
四
六
年
以
後
回
北
大
工
作
，
過
去
傳
說
他
做
過
胡
適

校
長
的
秘
書
，
其
實
是
北
京
大
學
總
辦
事
處
秘
書
，
大
概

相
當
於
校
長
辦
公
室
秘
書
之
類
的
差
事
，
還
擔
任
着
法
學

院
的
秘
書
和
講
師
，
說
明
他
有
相
當
強
的
辦
事
能
力
，
也

可
見
當
時
北
大
的
機
構
和
人
員
之
精
簡
。
他
可
能
就
是
在

這
個
時
期
和
蔣
碩
傑
熟
悉
的
。
他
解
放
後
一
直
在
北
大
講

授
中
國
近
代
經
濟
史
；
科
學
研
究
工
作
的
重
要
貢
獻
，
是

和
陳
振
漢
教
授
一
起
，
整
理
《
清
實
錄
》
中
的
經
濟
史
資

料
。
《
清
實
錄
》
是
研
究
清
史
的
重
要
文
獻
，
歷
來
為
中

外
經
濟
史
學
者
所
重
視
，
但
又
卷
帙
浩
繁
，
有
關
經
濟
史

的
資
料
零
星
散
見
，
整
理
工
作
真
如
沙
裡
淘
金
。
經
過
陳

振
漢
和
熊
正
文
等
先
生
從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到
本
世
紀
初

幾
十
年
的
努
力
，
雖
然
曾
經
被
政
治
動
盪
中
斷
，
終
於
完

成
了
其
中
的
《
農
業
編
》
、
《
商
業
手
工
業
編
》
和
《
國

家
財
政
編
》
。

在
半
個
多
世
紀
的
時
間
裡
，
孜
孜
不
倦
又
默
默
無
聞

地
從
事
着
這
樣
的
史
料
整
理
工
作
，
為
後
來
者
奠
基
，
這

需
要
多
麼
強
烈
的
責
任
感
和
對
科
學
研
究
的
執
著
精
神
，

多
麼
堅
強
的
毅
力
！
又
豈
是
常
人
所
能
及
！
聽
說
他
寫
有

《
中
國
歷
代
利
息
問
題
考
》
和
《
宋
代
幣
的
特
殊
用
途
》

，
應
該
是
比
較
專
深
的
研
究
論
著
，
可
惜
我
沒
有
讀
過
。

最
近
看
到
他
的
《
中
國
歷
代
利
息
問
題
考
》
和
其
他
八
百

多
頁
手
稿
，
在
網
上
拍
賣
，
包
括
一
九
五
八
年
的
日
記
，

不
知
其
中
是
否
有
關
於
下
放
北
京
第
一
機
床
廠
勞
動
的
記

載
。
這
雖
然
令
人
惋
惜
，
也
說
明
它
所
具
有
的
社
會
價
值

得
到
認
可
。

熊
正
文
政
治
上
追
求
進
步
，
一
九
五
一
至
一
九
五
二

年
在
廣
西
參
加
土
地
改
革
獲
得
乙
等
功
獎
章
，
多
年
擔
任

經
濟
系
工
會
和
北
大
工
會
幹
部
，
並
被
評
為
工
會
工
作
積

極
分
子
。
晚
年
獲
得
國
務
院
﹁政
府
特
殊
津
貼
﹂
和
﹁北

京
大
學
經
濟
學
院
教
書
育
人
獎
﹂
，
是
應
有
所
得
，
他
是

很
滿
足
的
。
二
○
○
六
年
以
九
十
六
歲
高
齡
去
世
，
遺
憾

的
是
我
沒
有
及
時
得
到
通
知
，
未
能
和
他
作
最
後
的
告

別
。

（
二
○
一
一
年
七
月
）

我
家
那
個
小
美
女
侄

女
，
有
一
天
跟
媽
媽
說
，

她
要
結
婚
了
，
對
象
在
美

國
讀
博
士
。

這
下
家
裡
炸
開
了
鍋

。
我
跟
她
說
你
可
把
全
家

人
炸
飛
了
，
她
一
副
闖
慣

了
禍
的
表
情
，
笑
笑
。

小
美
女
的
媽
媽
最
大
的
願
望
就
是
她
能
在

身
邊
當
個
公
務
員
，
哪
怕
是
當
個
幼
師
也
不
錯

，
前
提
是
在
身
邊
，
安
安
穩
穩
地
。

小
美
女
完
全
有
這
個
實
力
，
當
年
第
一
個

碩
士
快
畢
業
時
（
她
現
在
第
三
個
碩
士
快
畢
業

了
）
，
市
政
府
的
人
動
員
她
去
市
政
府

上
班
。
因
為
她
的
簡
歷
太
出
色
了
，
那

麼
多
的
國
家
及
世
界
級
競
賽
冠
軍
，
優

秀
學
生
幹
部
，
保
送
讀
博
，
嘖
嘖
，
所

以
我
經
常
對
小
美
女
媽
媽
說
的
一
句
話

是
：
你
還
抱
怨
你
的
女
兒
，
不
怕
中
國

的
媽
媽
們
用
吐
沫
星
子
淹
死
你
。

可
能
天
下
沒
有
不
抱
怨
女
兒
的
媽

媽
，
這
個
媽
媽
就
是
覺
得
女
兒
不
氣
死

她
不
算
完
。

和
一
個
在
美
國
的
在
讀
博
士
談
戀

愛
，
意
味
着
什
麼
呢
？
不
久
她
就
會
去

美
國
，
依
照
她
的
實
力
，
估
計
在
美
國

就
呆
下
去
了
，
遠
隔
重
洋
不
說
，
有
個

什
麼
大
事
小
災
的
，
就
照
應
不
到
了
。

還
意
味
着
她
要
放
棄
目
前
的
高
薪
工
作

，
那
可
是
全
球
數
一
數
二
的
金
融
機
構

啊
，
呵
呵
，
她
正
式
去
辭
工
的
時
候
，

老
闆
大
為
光
火
，
對
她
說
，
自
打
我
們

公
司
進
入
中
國
，
從
來
都
是
我
們
辭
掉

別
人
，
還
沒
有
過
別
人
辭
掉
我
們
的
，

你
去
美
國
？
從
美
國
回
來
多
少
人
我
們

公
司
都
不
要
呢
！
還
意
味
着
，
這
個
我

們
無
法
了
解
的
男
人
，
沒
有
機
會
，
也

無
從
了
解
起
，
不
知
道
對
小
美
女
好
還

是
壞
的
人
，
將
要
決
定
小
美
女
一
大
半

的
人
生
，
小
美
女
說
她
人
生
最
大
的
願

望
是
家
庭
幸
福
。

美
國
博
士
在
北
京
工
作
期
間
，
也

是
異
常
忙
碌
，
（
雖
然
在
讀
，
已
經
是

微
軟
研
究
院
的
導
師
）
，
幾
乎
抽
不
出

時
間
來
家
裡
看
看
小
美
女
，
小
美
女
在

我
家
住
着
，
背
她
的G

R
E

單
詞
。

所
以
當
他
終
於
出
現
在
我
家
的
時
候
，
我

其
實
有
點
如
臨
大
敵
的
，
因
為
後
面
有
一
大
家

人
的
囑
託
，
要
我
幫
着
考
察
他
。

考
察
小
美
女
的
男
朋
友
，
我
經
歷
過
三
次

。
第
一
次
是
是
個
法
國
留
學
回
來
的
帥
哥
，
兩

家
父
母
在
一
個
城
市
，
都
見
過
面
了
，
雙
方
父

母
都
非
常
滿
意
這
段
姻
緣
。
但
是
小
美
女
不
置

可
否
，
雖
然
也
是
她
自
己
認
識
的
，
卻
有
點
提

不
起
勁
。
後
來
和
小
美
女
談
起
這
個
人
，
我
說

主
要
是
這
個
人
笨
，
反
應
慢
。
小
美
女
大
為
驚

奇
地
說
，
你
怎
麼
知
道
？
我
就
是
覺
得
在
好
多

事
情
上
，
他
反
應
比
我
慢
多
了
。
我
笑
着
說
，

我
只
看
一
點
，
遇
到
你
，
他
沒
有
覺
得
是
遇
到

了
難
得
的
寶
貝
，
趕
緊
收
藏
，
就
是
反
應
太
慢

了
。
小
美
女
笑
饜
如
花
。
第
二
個
是
台
灣
大
學

的
高
材
生
，
小
美
女
在
微
軟
實
習
時
認
識
的
，

這
個
近
乎
完
美
的
男
生
，
（
長
相
雖
然
欠
奉
，

但
是
高
大
健
康
，
可
以
了
）
，
我
唯
一
擔
心
的

是
，
這
樣
的
人
，
連
我
都
會
認
為
，
不
當
間
諜

可
惜
了
。
他
刻
意
平
平
常
常
，
不
留
學
，
不
讀

博
，
雖
然
他
的
科
研
能
力
已
經
得
到
很
多
著
名

人
物
的
關
注
，
還
是
極
少
數
能
去
比
爾
蓋
茨
家

吃
飯
的
嘉
賓
，
游
泳
健
將
，
還
會
玩
一
手
出
神

入
化
的
魔
術
。
後
來
和
小
美
女
談
起
這
個
人
，

果
然
是
有
很
多
讓
人
不
能
理
解
的
事
情
，
神
神

秘
秘
的
，
咱
們
健
康
光
明
的
人
生
，
不

陪
你
玩
。
第
三
個
就
是
這
個
美
國
博
士

了
。

唉
，
長
相
自
然
是
不
如
第
一
個
，

健
康
也
不
如
第
二
個
，
雖
然
真
誠
，
但

少
言
寡
語
的
，
我
總
是
像
擠
牙
膏
似
地

盤
問
，
沒
風
度
極
了
，
但
是
完
不
成
任

務
，
也
無
法
交
差
啊
。

我
說
：
我
給
你
看
看
手
相
吧
。

似
乎
只
能
如
此
了
，
硬
着
頭
皮
的

感
覺
，
至
少
能
在
八
卦
的
氛
圍
中
說
話

，
不
那
麼
難
受
。
小
美
女
拍
手
，
歡
喜

起
來
，
看
樣
子
她
也
鬆
了
一
口
氣
。
我

先
吹
噓
了
一
番
我
看
手
相
如
何
準
，
然

後
吹
噓
我
看
手
相
的
規
矩
，
然
後
摩
拳

擦
掌
地
裝
模
作
樣
起
來
。

後
來
小
美
女
說
，
你
怎
麼
看
得
那

麼
準
？當

時
我
說
：
你
什
麼
都
好
，
就
是

要
特
別
注
意
身
體
，
你
這
段
時
間
會
得

一
場
大
病
。

美
國
博
士
問
：
這
段
時
間
是
指
什

麼
時
候
呢
？

我
想
了
一
下
說
：
要
不
就
是
已
經

有
了
，
要
不
就
是
很
快
會
得
，
反
正
你

要
小
心
。
也
許
是
我
看
到
他
夜
以
繼
日

地
不
要
命
地
工
作
，
就
想
提
醒
他
，
所

以
才
不
知
不
覺
這
麼
說
的
？

反
正
看
手
相
不
久
後
婚
前
體
檢
，

美
國
博
士
乙
肝
大
三
陽
。

我
覺
得
安
靜
有
可
能
具
有
一
種
天

然
的
巨
大
的
力
量
，
佛
陀
是
人
類
歷
史

上
第
一
個
很
清
楚
地
告
訴
我
們
說
呼
吸
和
思
想

深
深
關
連
在
一
起
的
人
。
他
說
假
如
能
像
鏡
子

一
樣
不
做
審
核
不
做
思
考
地
關
照
世
界
，
才
能

見
到
世
界
本
來
的
面
目
。
我
不
安
靜
，
你
不
安

靜
，
那
些
真
實
就
不
可
能
自
然
而
然
地
湧
現
，

也
就
無
法
讓
人
感
知
和
描
述
。
所
以
看
手
相
前

的
吹
噓
，
可
能
是
一
種
類
似
催
眠
的
讓
人
安
靜

的
前
奏
，
怪
不
得
對
有
的
人
管
用
，
有
的
人
無

用
。

遐
想
：
當
初
，
小
美
女
前
面
兩
個
對
象
，

要
是
，
看
一
下
他
們
的
手
相
，
不
知
會
是
什
麼

樣
？

（
《
看
手
相
》
二
）

雷
神
的
故
事

陳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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